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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纳凉经
□张俭

免费的冰糕
□周成芳

记忆的夏日里，化解不开的是那吆喝声中带来的一丝冰凉：冰糕——凉快——循着清脆
悠长的叫卖声，那个头戴草帽、颈搭汗巾、身背木箱的熟悉身影出现在视线里，隐在木箱里的
冰糕就成了我和伙伴们在炎炎夏季里最大的企望。

那年头，农村没用上冰箱，也没有今天市场上售卖的各种缤纷色彩的冷饮。每逢上街赶
场，“冰糕——凉快——”的声音总会在街头的一角响起，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围在卖冰糕的
人周围，或蹲或站，眼睛紧紧盯着那个让我们垂涎欲滴的箱子，看着也是一种无言的享受。不
时有人走上来买上一支，伙伴们的目光就会尾随那人的背影一路穿行，直至消失在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才极不情愿地收回羡慕的目光舔舐着自己的嘴巴，似乎自己已经享受到了冰糕透
心的凉爽和回甜的润滑。

有的抵挡不住诱惑，便使用各种方法游说自己的父母来到摊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好
好体验一下冰糕氤氲在舌尖的感觉。那时冰糕的价格不贵，卖得最好的是白冰糕，一毛钱一
支，爽快的父母很快就让自己的孩子得偿所愿；但也有的父母因为囊中羞涩而拒绝了孩子的
乞求，毕竟一支冰糕的钱在当时能买两盒火柴，抑或一包川叶烟。

卖冰糕的除了赶集日在场上固定地点外，还会利用两个赶集日之间的间隙走村串
乡（乡下一般是隔两天赶一次集）。烈日下，午后极端闷热静寂，只有蝉鸣的热闹，一声
接一声地叫个不休，整个村落都仿佛失去了生气。因此，只要那吆喝声起，整个乡村
就如同寂静的湖面投进了一枚石子，唤起了同村小伙伴们心中的馋虫。此时，我很少
主动央求家人给我购买，但眼巴巴的表情却躲不过母亲的眼神，无可奈何地叹了口
气，便摸索着从裤腰掏出一个叠得紧紧的手巾包，层层打开，在里面抽出一两张毛
票或者硬币递给我。

来到卖冰糕的大叔面前，把手中握成一团的毛票递过去。大叔放下木箱，揭下
盖子，上面是一层破棉絮，再下面才是一支支挨得紧紧的冰糕，抽出一支递给我，便
飞速地将破棉絮按紧实，再盖上盖子，继续“冰糕——凉快——”吆喝着行走在村
落之间。其实，那时我心中有个疑问，冰糕遇热就会融化，用棉絮盖得这么紧怎
么还能保存呢？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这是避免热气进入和冷气溢出，保持箱内
的低温。

冰糕买回家，小心翼翼地拆掉包装纸，用舌尖慢慢碰触着。舍不得一
下子就吃完，索性取来一个碗，把冰糕放进去，让它慢慢融化，递给父亲、

母亲……看他们装腔作势地啜饮一口，再回传到我手中，碗里的冰水还
是那样多，不过分明看见他们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幸福和满足。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的过下来了，听着那熟悉的叫卖声渐渐长
大。不知何时，冰柜换掉了木箱，冷饮的品种也多了起来，那声音

就凭空消失了。天热，就去商场里批发点各式的冰糕雪糕放在
家中冰箱里，随吃随取。舒适是舒适，但总觉得缺了些东西。

是什么，对了，是好多年未曾听到的那一声划破夏日的吆
喝：冰糕——凉快——今后，怕是再也听不到了。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盛夏之夜，酷热难当，与小伙伴疯玩了一整天的我早已经疲惫不
堪，沉沉入睡，浸泡在自己的汗水中。突然，一阵阵清凉驱走了暑气。
蒙胧中，我努力将沉重的眼皮睁开一条缝，却只见一把圆圆的大蒲扇在
不停地摇，耳边还传来母亲疼爱的声音：“这孩子，好多的汗水啊……”
我翻个身，背后的风愈发清凉有力，我在这凉风中继续惬意地呼呼大
睡，也不知那摇扇的手是否已经酸软。

重庆夏天热，贪玩的孩子们却无视天上烈日的炙烤，照样嬉戏疯
跑。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物质与经济处于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为
了温饱而奔波，孩子也就是纯粹的“放养”。左邻右舍的孩子，额头上脖
颈上身上密密麻麻长满了绯红的痱子，一到睡觉的时候痱子炸裂，浑身
发痒，难以安睡。有的孩子头上还鼓起了又红又亮的大脓疮，像小鹿头
顶刚刚冒出的“角”。那“角”不能触碰，如若不小心碰到，就会有惨叫从

“角”主人的身体里面飙出。等到那“角”长得足够大了，顶部发白的时
候，孩子的母亲就会带他们去卫生所“开刀”。

“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弯月般的疤痕，如果那脓疮长在头发中
间，有疤痕的地方再也不长头发了。聪明而又顽皮的熊孩子们从来都
不消停，给那些长痱子长脓疮的孩子都安上了诨号：长痱子的是“癞疙
宝”“红麻子”“满天星”。长脓疮的是“独角兽”“牛魔王”“二郎神”。头
发中有疤痕的是“飞机场”“疤子娃儿”，遭“划盘子”了。看见那些刚刚
才挤了大脓疮的孩子来了，熊孩子们都要大喊：“放电影了！”因为他们
的脓疮被划开以后包扎的纱布，被熊孩子们戏称为“放电影”的银幕。

那些诨号既生动形象又贴切有趣，这些熊孩子的智商让人不能不
佩服。被戏弄的孩子，胆大的会去追打喊话者，胆小的则哭着回去告诉
爸爸妈妈。大度的父母听了孩子的哭诉，会一笑了之，安慰敷衍孩子几
句就过去了。若是护孩子的家长就要带着孩子去找熊孩子家长理论，
熊孩子家长大多安抚一下哭哭啼啼的孩子，并开出“空头支票”——不
要哭了，等他回来，叔叔打他一顿。过后，事情便烟消云散。

因了母亲的聪慧与精心，我和哥哥从来没有长过痱子和脓疮。街
坊邻居的大妈大婶们就都来向母亲取经，母亲笑吟吟地告诉她们：尽量
不要让孩子在正午时候去暴晒，日头毒着呢，容易中暑，也容易长痱子
脓疮。太阳下山以后，往门前院坝屋瓦砖墙上泼凉水，可以降温。找一
些薄荷、金银花、杭白菊、生甘草之类的中草药煎汤让小儿代茶饮用。
给小儿多饮用一些家常清暑饮料，如西瓜汁、绿豆汤等。洗澡的
时候，在洗澡水里面兑一些“十滴水”……大妈大婶们得了“真
经”便高高兴兴回家了，按照母亲的妙方如法炮制，每到日
头落西山后，我们居住的一排排平房，便有一盆盆凉水泼
向院坝屋顶墙壁，那景象如泼水节一般壮观。被炙烤得
滚烫的院坝墙壁屋瓦在凉水的冲洗下，发出“嘶嘶”的声
音，蒸腾出一股股湿热的气体以后，晚上真的感到清凉
了许多。

我不知道母亲的其他妙方是否有效，不过我知道，
母亲最关键一招没有告诉她们，那就是对儿女无私的爱
和无微不至的照料。或许，母亲自己也不知道这是至关
重要的妙招，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母亲的天性与责任罢了。

随着我们兄妹长大，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那个夏天
的一个周末，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一跨进家门，就觉得家里有些
异样：父亲笑吟吟，母亲喜洋洋。我问母亲家里有什么好事，忽然
一股清凉从我背后源源不断袭来，我一扭头，一台崭新的电风扇正摇晃
着圆圆的大脑袋，防护罩上的一根根金属丝锃亮锃亮的，在柱子上的走
马灯的映衬下，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子正在旋转。

“电扇？”我喜出望外。
“昨天才买的，三峡牌。”父亲按捺不住的喜悦从眼睛里溢出。母亲

的嘴角也漾出了笑意。晚上乘凉的时候，父亲搬出了新买的电风扇与
大家同享，在邻居们的新奇羡慕中，一阵阵凉风把众人的笑声吹得好远
好远。就这样，我家的第一台家用电器出尽了风头。即便是三十多年以
后的今天，父亲眼中的笑意与母亲嘴角的欢畅，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

时光在指间悄然流逝，21世纪的曙光照耀在神州大地的时候，家用
电器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应有尽有，即便
是价值百万的私家车，大家也是见惯不惊了。小孩子也从放养模式转换

为“贵养”模式，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是一家人的
轴心，众星拱月般地成为“小公主”“小皇帝”，痱子、

脓疮、纳凉自然被人遗忘在爪哇国了。
2008年夏天，年逾古稀的母亲与全

家一起自驾游，在渝鄂交界处的森森林
海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名为黄水
的小镇，这里的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红
花绿树让我们心旷神怡，更难得的是夏日
酷暑在这里荡然无存，空调风扇在这里无立
锥之地，在我们的怂恿下，母亲在这里买下了
一套小户型作为避暑房，每年夏天来这里避
暑。此后，每逢与老同事老朋友相聚，母亲总要
现身说法：黄水的夏天如何凉爽，空气是如何清

新，山珍如何新鲜，当地人是如何质朴……
在母亲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中，我

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三峡牌”电
风扇进入我家时母亲那般飞扬的

神采，那漾在嘴角的笑意。
十多年后的今天，黄

水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夏
日凉都。众人都夸母亲
有先见之明，母亲的鼓动
也卓有成效。这不，今年
夏天，母亲的老同事也在黄
水买了避暑房，大家相聚甚欢
呢！

（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

夏日的午后,太阳炙烤着大地。走在街头，一波又一波的热浪滚滚
袭来。我感觉口干舌燥，想买支清凉的冰糕来解暑，便去了附近的超市。

打开冰柜，各式口味的冰糕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我买了一支形
状如菠萝的冰糕，剥开精美的包装纸，将冰糕含在口里，轻轻地抿着，只觉

得全身心凉爽舒适极了。这感觉顿时唤醒了我儿时买冰糕的美好记忆。
“冰糕……”儿时的夏天，大街上常传来叫卖冰糕的声音。卖冰糕的大多

是年轻人，他们的肩上挎着正方形绿色木箱，箱里存放几十支冰糕，里面用棉
被盖着，以防融化掉。他们在叫卖的时候，特意将“糕”字拖得很长，这在炎热
的夏天，简直是对人们最大的诱惑。

有位经常在校门口卖冰糕的女子，二十出头，身材修长，模样清秀，
还梳着长长的辫子。在叫“冰糕”二字的时候，她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动
听。她每次路过校门，我都会盯着她肩上绿色的木箱出神。

“买冰糕吗？”有次见我一直打量她，她停下来问我。
“多少钱一支？”我一时慌乱，随口问了一句。
“5 分！”她说完像是很期待似地望着我。见我没反应，她赶紧

说，“4 分吧，放学了，冰糕快化了。”我捏了捏裤兜，里面有 5 分钱。
早上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花了五分钱买了两个小白糕，这剩下的 5 分，刚好是明天
的早餐钱。可我实在受不了冰糕的诱惑，再说这多划算啊。我一咬牙，赶紧支付给了
女子 4 分钱。我从她手里接过冒着丝丝白气儿的白糖冰糕，含在口里慢舔细抿，全身
顿时凉爽通畅，格外地舒坦。

我以早上吃不饱为由，向母亲多申请了早餐费，这样省出来的钱就可以买冰糕。我将买便
宜冰糕的经验分享给了小伙伴们，自那以后，哪怕渴得要命，我们也一定要等到下午放学后才
买。这样别人花5分钱买的冰糕，我们只需要4分钱，有时冰糕化得厉害，只要3分钱，甚至2分。

买来的冰糕，我不会一下子塞进嘴里，“吱嘎吱嘎”地嚼碎咽了，而是放在嘴边，贪婪又吝惜
地伸长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吃完后，连那根棍子我都要放在嘴里含半天，久久不肯丢掉。

买来的冰糕有时不舍得吃，我便先将它放进玻璃杯里，看它慢慢化成冰水，然后再一小口一
小口地慢饮。那一滴一滴清甜清甜的汁水，带着冰冰的凉意直窜入五脏六腑——那真是全世界
最好喝的饮品啊！

因为贪恋冰糕的清凉爽口，我甚至幻想着，要是我家有亲戚在卖冰糕该多好。
我的美好愿望，还真的成了现实。那位在校门口卖冰糕的女子，不久后竟嫁给了我的表叔。

每次见到我，表婶就会打开木箱，递给我一支冰糕，却不肯收我的钱。我总是推说不要不要，手却
早就伸过去了。

因为有亲戚卖冰糕，那些年的夏天，我成了小伙伴们最羡慕的对象。
我吃免费冰糕的事，不久被母亲知道了。她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她说表婶每天顶着

烈日卖冰糕很辛苦，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街上再也听不到“冰糕”二字的叫卖声，冷饮店里各种各

样花花绿绿的冰糕应有尽有，价格也越来越高。冰糕也不再是夏天的专属品，人
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口味的冰糕。

当年卖冰糕的表婶已年过半百，每次见她带着小孙女在冷饮店选购各式
各样的冰糕，我都会抢着替她付钱。或许她早忘了当年支援我冰糕的事，可
那冰冰甜甜的冰糕味道，却一直让我回味无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冰糕—凉快—
□兰采勇


